


楔子

何奶奶今天起得特别早，她把馒头蒸好，又把煮熟的盐蛋放进冷

水里浸泡，之后，她又给儿子和儿媳各煮了一碗荷包蛋，这才去儿子的

房间叫他起床。 儿子和儿媳已经起床了，儿子正忙着收拾东西，儿媳

坐在床边奶孙子。

“德强，先把早饭吃了吧。”何奶奶轻声说，“馒头都蒸好了。”

“妈，我知道了。”儿子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只顾着收拾行李。

何奶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见儿子还是只顾收拾东西，于是她又

轻声说：“先吃了吧，都要冷了。”

儿子和儿媳吃过早饭，何奶奶就抱着孙子站在一边。 “玉琼，这娃

儿还小，还在吃奶，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走嘛。”何奶奶非常小心地说。

儿子和儿媳只顾吃，没有理会何奶奶在说什么。 这时孙女何谷子

从床上爬起来，“奶奶，你们吃什么啊？ 我要吃。”何谷子揉着眼说。

“谷子听话，让你爸爸妈妈先吃，他们要去镇上坐车进城。”奶奶哄

何谷子说。 何谷子闹着：“我也要去城里，我也要去嘛！”

妈妈把何谷子牵到自己的身边，从碗里夹了一块馒头给她，说：

“谷子乖，呵，听妈妈的话，你和奶奶就留在家里，妈妈和爸爸去城里挣

钱，回来给你和奶奶修一幢全村最漂亮的楼房⋯⋯”妈妈话还没说完，

何谷子就说：“我不要楼房，我要妈妈。”妈妈牵着她的手说：“傻娃儿，

没有楼房我们以后去哪里住？”



离殇 l２　　　　

奶奶也过来说：“谷子乖，来，过来，听奶奶的话，让妈妈吃饭。”何

谷子被奶奶拉过来站在一边，奶奶说：“听话，呵，好好读书，等你长大

了，妈妈就接你去城里上学，城里可漂亮了，到处是高楼⋯⋯”
临出门时，妈妈从行李包里拿出一张相片，这是何谷子五岁那年

和爸爸妈妈一起照的。 妈妈说：“想我们的时候你就看看相片嘛。”何
谷子问：“弟弟呢？ 我要弟弟留在家里。”妈妈笑着说：“弟弟就留在家

里，你要好好带弟弟哟，爸爸妈妈会经常回家来看你们的。”

村里没有客车，爸爸妈妈只能走路到镇里去坐车。 何奶奶牵着何
谷子，一直把儿子儿媳送了很远。 “天快下雨了，妈，你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挣了钱就会回来的，咱家的房子已经好久没有修了。”

何奶奶早已泪眼婆娑，说：“嗯，娘就等到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小

心，尤其是玉琼，才生了二毛，更要注意身子骨，不要做重活，德强你要

好好照顾她。”

儿子说：“妈，你就放心嘛，我给玉琼找的工作很轻松，用不着下
体力。”

何奶奶脸上露出了笑意：“妈这就放心了，男人在外一定要体贴自
己的女人。”

儿媳把孙子交给了她，何奶奶紧紧搂在怀里，生怕有个闪失。

“妈，我和德强不在家，两个娃儿就全靠你了。”

何奶奶怀里抱着孙子，和孙女站在路上，看着儿子和儿媳的背影
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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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７年后。 初秋的一天傍晚。

何奶奶把猪食倒进槽里，两头早已饥肠辘辘的肥猪便冲到槽边疯

狂争食。 看着猪儿穷吃恶吃的样子，何奶奶脸上露出了笑容。

再过 ３个月这两头肥猪就可以出栏了，到时候卖一头给食品站，

留一头来做年猪，多做一些香肠腊肉，一年到头就不愁没有肉吃了。

在村里人眼里，何奶奶是一个能干贤惠的女人，４０ 岁那年死了男人，一

个人当爹又当娘，把一双儿女抚养成人。 后来，女儿出嫁，儿子也到城

里去打工了，她又挑起了带孙儿、孙女的重担。 槽里的食物很快就被

两头猪抢空了，看着肥溜溜的猪儿，何奶奶心里却涌起一丝愁绪，她

想，去年的香肠腊肉都还没有吃完，如果再做，万一德强又不回来过

年，不知道香肠腊肉又要吃到什么时候。 何奶奶每年都要为儿子准备

香肠腊肉，她知道儿子德强在城里打工是干重体力活儿，没有强壮的

身体是很难支撑的，因此，伙食一定要好，营养也得跟上。 德强起初去

广东打工那几年，每年春节回家都要带香肠腊肉走，德强说广东那边

的猪肉价格贵得很，而且还是养猪场喂的，一点都不好吃，德强就喜欢

吃她喂的猪肉，用苞谷、红苕喂大的猪，肉嫩，吃起来香。 何奶奶养猪，

做香肠腊肉，就是盼望德强回家过年，希望儿子带着香肠腊肉去打工。

然而，自从七年前儿媳韩玉琼回家生了小孙子何二毛后，他们就再也

没有回过家了，偶尔打个电话到村长李长福家，要么叫李村长转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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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在城里过得很好，要她放心，要么就叫李村长通知她去接电话。

何奶奶家隔李村长家不远，就十几分钟的路，何奶奶气喘吁吁跑过去，

德强在电话那头也就重复着说那几句话：“妈，您老身体好吗？ 谷子和

二毛还听话吧？ 谷子的学习成绩好不好？ 您一定要告诉谷子，要她好

好学习。”“妈，有的家务事，您可以喊谷子去做，她已经 １３ 岁了，该懂

事了。”等德强把这些话说完，差不多就过了十分钟，何奶奶知道这是

长途电话，话费很贵，因此，该轮到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尽量简短：

“我身体很好，谷子、二毛也听话，你就别牵挂家里了，好好工作吧。”

德强会说：“妈，我知道，等我挣了钱，我会好好孝敬您老的。”何奶

奶听了这话，脸上总会堆满幸福笑容：“娘就知道你有孝心，只要你们

好，娘就放心了。”何奶奶也没忘了问一句媳妇：“玉琼她还好吧？ 你要

好好待她哟！”德强说：“玉琼好呢，她每个月挣的钱比我还多。”何奶

奶就笑着说：“她是个好女人⋯⋯”何奶奶总会在接电话时想到电话

费，于是，她会突然说：“话费贵，就不说了吧，我很好。”说完就快速放

下电话，长吐一口气，如释重负，她知道只有放了电话才不会再花钱。

但每次搁下电话后，她又会后悔，后悔自己怎么就没有问德强春节回

不回家过年，有好几次她都想把电话打回去，但又担心话费贵，用了人

家村长的电话欠了人情。

去年 ３月份，为了方便村民，村里不但安了公用电话。 还在村办

公楼顶上安了个高音喇叭，村里的大小事情，也包括在城里打工的人

打电话回家或寄钱回家，村里就会通过高音喇叭通知村民。 村里安上

高音喇叭后，天天都要通知人去接电话，何奶奶非常关注高音喇叭里

都喊了谁，她总希望有一天能喊到自己的名字，她清楚地记得，对面李

大爷都被通知十多次了，可就是一次都没有喊到自己，有好几次她都

想去问问李村长，是不是德强打电话来了，他忘了在高音喇叭里喊她，

她又担心德强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办公室里没人，所以就没有接到德强

电话。 有一段时间，她一有空就到村办公楼下转悠，耳朵随时听到办

公室里的电话声。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进来了，高音喇叭里喊了一回

又一回，可就是没有何奶奶的名字。 何奶奶想：德强工作太忙了，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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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时间回家，就连打电话的工夫都没有了。

太阳很快就落到山那边去了，山巅上只剩下一抹红黄相间的亮光

了。 何奶奶提着木桶从猪圈里出来时，何二毛坐在门坎上，一边揉眼

一边哭着喊姐姐，何奶奶放了木桶紧赶几步上前，弯身抱起何二毛。

何二毛是何奶奶唯一的孙子，德强是三代单传，她就何二毛这么一个

传宗接代的孙子，为此，何奶奶对何二毛疼爱有加，呵护备至，甚至胜

过了自己的生命。

何二毛并不买账，他不要奶奶抱，他挣脱奶奶又哭着到房前屋后

找姐姐。 何奶奶朝着屋里喊：“谷子，谷子，快来带弟弟。”喊了几声，不

但没有看见何谷子的影子，就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何奶奶有点生气了。

今天是礼拜天，她知道何谷子不上学，平时何谷子就贪睡，何奶奶想：

二毛都起床了，你还要贪睡个啥子？ 你看我不打烂你屁股才怪。 于

是，何奶奶气冲冲进屋，嘴里大声骂：“谷子，你这个短命死丫头，你还

不快点给我起来，天都快黑了。”何奶奶掀开床上的蚊帐，吃惊地发现，

何谷子并不在床上。 何奶奶断定这死丫头准是又伙同那几个野小子

到河里洗澡了，生气地顺手操起一根竹竿，风风火火地就往河边走：

“你这个短命丫头，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才怪。”何二毛站在屋后的

土坎上，一边哭一边撒尿。 何奶奶拉起何二毛说：“走，二毛，奶奶今天

要好好收拾你姐姐。”

清水河距离何奶奶家差不多有一公里路，等何奶奶拉着何二毛来

到清水河边时，太阳已把它最后的一点点余晖都藏起来了。

夜幕降临，天边那轮圆月很亮，汩汩流淌的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粼

粼，两岸的竹木也成了剪影。 河岸静悄悄，哪有何谷子和她的伙伴？

何奶奶对着空旷的河面大声喊：“谷子，谷子你在哪里⋯⋯”只有何奶

奶的回声轻轻荡漾在河面上空。 “这个短命丫头，又跑到哪里去了？”

何奶奶更加生气了，“这鬼丫头，真是没办法管了，就跟男娃娃一样，像

个野孩子。 你不听话就算了，等你爸爸打电话来，我要告你的状，等他

回来好好收拾你。”何奶奶骂过之后，又对着河对面大声喊：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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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何二毛也喊：“姐姐———”见不到何谷子，何奶奶有点急了，在

河边站了很久，确认何谷子不在河边后，她又拉着何二毛往回走。 可

是何二毛耍赖，他要奶奶背，不管何奶奶怎么哄，他都不肯自己走，何

奶奶只好把他背在背上。 何二毛虽说只有 ７ 岁，但身体长得墩实，何

奶奶背着他走路非常吃力。

何奶奶没有去镇上，镇上离大石村有点远，她带着何二毛不方便，

再说何二毛也饿了，不能把他饿着了，他可是何家唯一的香火传人。

何奶奶心想，那个野丫头死了才好呢，免得让我淘神，反正她迟早都是

要嫁人的，迟早都是别个的人，我现在管她也是白管，女人只要嫁人

了，有了娃儿了，自然就温顺了。

饭煮好了，菜也弄好了，可是谷子还没有回家。 何奶奶很气恼：

“这野丫头，我不好好收拾你才怪呢。”她把做好的饭菜给谷子留了一

碗，然后才允许何二毛吃。 “姐姐的香肠比我多。”何二毛伸出筷子去

夹，何奶奶顺手用筷子打开何二毛的手，何二毛“哇哇”大哭起来。 何

奶奶心里本来就烦躁，何二毛这么一哭，她更烦了，冲着何二毛大声

吼：“哭，哭，就知道哭，你爸爸妈妈也不回来看你们，我早就不想带你

们了，还是叫你爸爸妈妈带你们走⋯⋯”

“何奶奶，你家谷子在家吗？”这时候，门外有人在问她。 何奶奶转

身，见门外站着李爷爷。 她马上笑着迎过去说：“我正在等我家谷子

呢。 怎么的，你家光强也没回家吗？”

“一个下午都没有见到人哩，不晓得又到哪儿去了。”李爷爷说：

“我是想来看看光强是不是在你家玩哩，他平时就喜欢和谷子他们一

起耍。”

“没有见他呢。 我家谷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都去河边找过了，

没人。”何奶奶说：“你家光强是不是去镇上网吧了？”

“这么晚了，网吧也该关门了吧。”李爷爷正说着，村里的高音喇叭

响起来了：“黄冬冬，黄冬冬，请你听到广播后马上回家，你爷爷奶奶在

等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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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黄冬冬的奶奶也在找他，他们三个会不会是一起的？”何奶

奶指着村办公楼上的高音喇叭说。

李爷爷说：“我们也去广播广播嘛。 对了，三个娃儿是不是又去后

山坡那几个蛮子洞了？”

何奶奶、李爷爷来到村广播室的时候，穆青月的奶奶也跟着进来

了。 穆奶奶告诉他们，穆青月已经半天不见人影了。

今天放广播的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吴国梅，她感到奇怪：“今天发生

什么事情了，你们都来广播找人？”吴国梅忽然惊叫起来：“啊！ 我想起

来了，村里一下子失踪了四个孩子，他们会不会是一起的，他们是不是

遭人贩子拐骗了？ 前几天我就在报上看到新闻说最近一段时间广东

那边的人贩子很凶，一个月就卖了两百多个孩子，他们会不会⋯⋯”

听吴国梅这么一说，何奶奶被吓得哭了起来：“这该怎么办啊？ 被

人贩子卖了，我的谷子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对不起谷子的爸爸妈

妈啊。”

穆青月的奶奶说：“我们青月才 ９岁，她爸爸还说等青月考上高中

后就接她去城里呢⋯⋯”

吴国梅想了想说：“你们也别急，我先把这个情况报告村长吧。”

接了吴国梅的电话后，李村长很快就赶到了村委会办公室。 他了

解了情况后说：“四个孩子集体失踪是有点奇怪，应该立即向镇派出所

报案。”村长又忙着通知大石村小学校长何世才和六年级的班主任周

佳惠老师。

石房镇派出所所长林加锋接到报案后，带了两位民警火速赶到了

大石村。 一番询问和笔录后，林加锋决定大家分成几路去寻找孩子，

车站、码头，包括他们同学的家里，一个地方都不能漏过。 接着，林加

锋又把情况向县公安局作了汇报，希望得到县局的帮助。 何奶奶、李

爷爷他们就由吴国梅负责安排在村委会会议室等候消息。

何奶奶哭哭啼啼，何谷子虽说像男娃娃一样调皮捣蛋，让她操碎

了心，但谷子真的不见了，她又会伤心欲绝。 谷子的爸爸妈妈是在谷

子还没满两岁时就外出打工的，头些年，每年的春节都还要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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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过个团圆年，自从 ７ 年前生了何二毛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

过。 这些年来，她和谷子姐弟俩相依为命。 何谷子虽说调皮捣蛋，但

她到底还能帮奶奶做些事情，还能带二毛，何奶奶生病了，她还能扶着
奶奶去村医务室看医生，能端茶递水照顾奶奶。 何谷子姐弟俩就是何

奶奶的精神支柱。 何奶奶想，如果没有了谷子这根支柱，自己活在世
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想到这里，何奶奶不寒而栗，她觉得自己对不起

谷子，平时就只晓得打她骂她，明明自己心里是疼爱着她，可就是爱打

爱骂，何奶奶想：谷子会恨我吗？ 她知道奶奶爱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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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石房镇汽车站。
林加锋带着两名民警敲开了车站值班室的门，开门的是一位中年

男子，林加锋说明来意并递上几个失踪孩子的照片，中年男子头摇得
像拨浪鼓，说：“没看见。”
林加锋又到车站附近的几家旅馆询问，仍然没有结果，但他不甘

心，又去敲车站附近几家百货店的门。 群利商店的王新建老板仔细端
详了照片后说：“这几个孩子我都见过，我认识哩。”
林加锋喜出望外，忙说：“快告诉我，你最后见到他们是什么

时候？”
王新建说：“就今天下午啊，大概是两点多钟吧。”
“当时他们身边有没有大人一起？”林加锋追问道。
王新建回忆说：“好像没有吧，就几个小毛孩，说他们要去广州，问我

去广州的车票要多少钱一张。 对了，我这里挂有一张牌子，我在为县汽
车站代销长途车票，他们可能是看到牌子上有广州的车才来问我的 。”
林加锋问：“那他们买车票了吗？ 是不是坐了汽车？”
“没有买票，说汽车好贵，要去坐火车。”王新建指着谷子的照片

说：“对了，这个女孩前几天就来问过，她说她爸爸妈妈在广州打工，想
去广州找他们⋯⋯”
林加锋打断他的话说：“好吧，我明白了，谢谢你配合。”林加锋说

完右手一挥，对两位民警说：“走，到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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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泉火车站离县城有近两公里路，车站虽说不大，却是铁道上两
省的联结点，凡是进出的客运列车都要在这里停上两三分钟。
初秋的夜晚，空气异常闷热，候车室里人声嘈杂。 开往广州的 １２３

次列车还有 ２０ 分钟就要进站了，等待检票进站的旅客已在 ３ 号检票
口排成了长龙。 林加锋仔细搜索何谷子他们的身影，可在这条长龙中
并没有他们要寻找的孩子，难道孩子们已经离开了？ 或者他们乘坐的
是长途汽车？ 林加锋这样想着，但他并没有放弃，他又把目光投向候
车室的长椅。 此时已是子夜时分，大多数候车的旅客都在椅子上或躺
或卧地睡着，候车室里灯光幽暗，如果不仔细辨别是很难看清面部的，
林加锋和两个民警在不惊动旅客的情况下逐一排查。
在候车室的转角处，林加锋发现了 ４个孩子，这 ４ 个孩子相互依偎

着已进入了梦乡。 林加锋暗自惊喜，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再拿出照片
仔细辨认，对，没错，他要找的就是这 ４个孩子。 林加锋忙叮嘱两位民警
盯着他们，他大步走出火车站，给大石村村长李长福和大石村小学的何
校长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孩子找到了，要他们到石房镇等着接人。
林加锋伸手轻轻摇了摇黄冬冬的手臂，黄冬冬睁开眼，发现站在

面前的是警察叔叔，心里“咯噔”一下，忽地站起来，惊恐地看着林加
锋。 林加锋用严厉的目光盯着黄冬冬，指着其余三人问：“他们都是你
的同伴吧？”黄冬冬说：“他们都是我们村的⋯⋯”没容他说完，林加锋
又说：“把他们叫醒，跟我一起到派出所。”
黄冬冬更加惊恐，嘴巴张了张，想问为什么，但又没敢问出口。
其余 ３个孩子醒来后，发现面前站着警察，都面露惊恐。 林加锋

用严肃的口吻说：“快把东西带上跟我们到派出所。”
孩子们什么都不敢问，乖乖地拿好自己随身的东西跟着林加锋上

了警车。

石房派出所里，何校长、周老师和李村长早就等候在接待室了，见
孩子们安全归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周老师冲上去拉着何谷子说：
“何谷子，你⋯⋯”可是周老师话还没说完，何谷子就重重地挥开了她
的手，恼怒地说：“我要去找妈妈，不要你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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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加锋把四个孩子带到会议室休息，给他们递上水：“别动，先喝
杯水，休息一会儿，我有话要问你们。”林加锋知道，只有在警察面前，
只有在派出所里，这些孩子才会规规矩矩。
一会儿，民警小叶又端着一盆煮好的面条进来，分成四碗递给他们。

香喷喷的面条让他们饥饿的肠胃发生了条件反射 ，接过碗就大口大口地
吃起来。 等他们吃得差不多了，林加锋走了进来，他笑着说：“现在面条
吃了，肚子也不饿了，该你们告诉我了，你们为什么要去火车站？”
何谷子仰起头回答：“我要去广州找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好久没有

回来看我和弟弟了。”
林加锋又问李光强：“你呢？ 也是去广州找爸爸妈妈？”
李光强回答：“当然是，我妈妈一走就是好几年，爸爸又不拿钱回

来，我爷爷说，这学期连学费都交不起了，还是周老师给我垫的，我要
去找他们拿钱。”
林加锋点头：“嗯，我知道了。”他又指着穆青月问，“那你呢？”
穆青月胆小，她看了一眼林加锋后又马上把头低下，很小声地说：

“我想妈妈了。”
“哦，我知道了。”林加锋说，“原来你们全都是去广州找爸爸妈妈

的，但你们知道爸爸妈妈住在什么地方吗？”
“我妈妈的地址在这上面呢。”何谷子马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

很旧的黄皮信封，凑到林加锋跟前说。
林加锋仔细看了看：“广东省广州市。 这地址根本就不详细，就算

你到了广州也找不到啊。”
谷子瞪大眼睛问：“广州很大吗？”
黄冬冬说：“我知道，我妈妈在广东，我妈妈在一家大工厂里当领

导，我爸爸还是会计呢。”
穆青月怯生生地说：“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在哪里，何谷子他们说

等到了广州他们帮我找。”
林加锋又问：“你们到了车站为什么不买票上车？”
何谷子说：“我们身上的钱不够。 穆青月的钱忘在家里了。”
原来，孩子们到车站买票时才知道路费不够，他们四人的钱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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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只有 ２５０ 多元，只够买两张车票。 于是他们又商量等天亮以后，
到县城里去打工，等凑够了钱再去广东。 听了孩子们的讲述，林加锋
既感到孩子们可怜，又觉得孩子们的行为可笑。 林加锋说：“你们想爸
爸妈妈了，我能够理解，但你们这种瞒着大人去找爸爸妈妈的行为，我
认为是不对的。 你们不好好想想，万一你们遇上了坏人怎么办？ 万一
被人贩子卖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你们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爸爸妈妈
了。 你们说，如果真遇到坏人了，你们怎么办？”

“我要和他搏斗。”何谷子马上说，“像电视里的警察叔叔一样。”
林加锋又问：“如果你打不过他们呢？”
孩子们缄口不言了。
林加锋笑笑说：“其实啊，你们的爸爸妈妈同样也在想你们，他们出

门打工都是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多挣钱供你们好好读书，将来考上
大学。 等挣到钱了，就是你们不去广州找他们，他们也会回来的⋯⋯”
何谷子“嗖”地站起来说：“我妈妈和爸爸已经 ７年没有回来了，你

骗我，他们不会回来的。”
李光强说：“我妈妈也很久没回来了。 每次都是我爸爸回来，他一

回来就打我，我就想我妈妈⋯⋯”
“我妈妈、爸爸也是两年没回来了，我好想他们⋯⋯”穆青月伤心

地哭了。
林加锋心里有点难过。 这些年来石房镇 ７５％的青壮年劳动力，都

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去了，孩子们大都由老人抚养，目前在农村生活
的就只有老人和儿童两大弱势群体，有人戏称“九九六一”部队。 有的
父母在外打工，三年五载也不回家，有的孩子长到七八岁了还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模样，这些孩子也真够可怜的，从小就得不到
父母的关爱。 也难怪孩子们要偷偷去城里找父母，这也是人之常情
啊。 林加锋心里像塞了什么东西似的难受，鼻子发酸。
林加锋和李村长他们商量决定，今晚就让 ４个孩子在派出所里休

息，等天亮后再送他们回家。



第三章

大石村小学座落在村东头的大石坝，教学楼是 １５ 年前建的。 现

在看上去虽说陈旧了些，但在这绿色大山的怀抱里，仍然比周围的民

房显得有气势，特别是教学楼上永远飘扬着的五星红旗，在青山的映

衬下更加鲜艳夺目。

大石村以前是大石乡，１５年前撤乡并镇后，大石乡划归石房镇，是

石房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现在的村委会办公楼就是昔日的乡政府办

公楼。 以前，这里每隔两天要赶一次集，方圆数十里的村民和小商贩，

便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易。 商贩的贸易往来，给大石村注入了蓬

勃生机，但撤乡并镇后，以前的乡政府搬走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青壮

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后，大石村日渐萧条，到后来连每两天一次的赶集

都被取消了。

１５ 年前的大石乡，不但有小学，还有中学，这里距石房镇近，各方

面条件相对较好，很多优秀老师都愿意来这里教书，那时候生源好，有

一年，仅初中毕业班就有四个班。 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如

今的大石村就只剩下这个村小了，而且还是石房镇中心小学的分校，

每个年级也只有一个班，三年级那个班仅有 １８ 名学生。

针对何谷子等 ４名学生私自外出找父母的事件，大石村召开了一

次家长会。 家长会定在下午两点钟召开，可是快到 ３ 点了，也没有几

个家长来。 何谷子所在的六年级班算是家长来得最多的，２５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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